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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生态岛的文化慰藉

思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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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若门扉雾似锁，
嘉陵江上帆不渡，
半镜高悬云追月，
一江涛声梦滴露，
激流已被大坝困，
安澜从此变蹉跎，
一草一木家园事，
万水千山忧患多。

众水浩茫集涪万，
有船夜泊波澜间，
神工鬼斧劈三峡，
块垒突兀耸雄关，
猿啼已随李白远，
落木犹盼杜甫船，
敢向瑶姬问一语，
巫山云雨去能还？

石上有草不知名，
山间无路走嶙峋，
荻花独自生白发，
秋风万里不关情，
腾挪起伏岭作浪，
盘根错节思伊人，
若能挽得今宵月，
共与峡江洗冰轮。

武陵源在天地间，
一山一水皆神仙，
多情不为无情恼，
云牵枯树雾抱岩，
秋风秋雨缠绵后，
奇峰怪石乱飞雪，
斑斓尽头茫茫白，
寒到深处水水弦。

晨光初照太子峰，
朝阳不进黄龙洞，
风情万般暗夜里，
玲珑剔透地府中，
有石不作擎天柱，
无花只为相思浓，
也无风雨也无晴，
自刚自柔自苍穹。

昨夜雨打宝峰湖，
今早浪涌三尺多，
野渡无人舟拍岸，
缆绳着意连水陆，
浪抱青山山吻浪，
直把峰峦当碧波，
我是江湖一浪子，
读山读水不读书。

潇潇湘水潇潇竹，
人到三湘光阴忽，
曾闻波涛裂旧岸，
又听潮声说归途，
若问源头何所有，
除却芳草应是树，
便下洞庭向君山，
云梦当年船来无？

三十年前忆旧游，
冷雨萧瑟橘子洲，
一吐惆怅青烟似，
几根黑发已白头，
虽说豪情随风远，
却有大漠待行走，
但求岳麓一叶红，
便从梦里发轻舟。

辛卯秋深，记于旅次，
不计平仄，聊以寄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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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崇明书协成立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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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希和情系“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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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忠 海为龙世界 云是鹤家乡 书法

上个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发生之前，毛笔和墨以及宣纸或类宣
纸，有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需性，
因而以之为物质基础的书法可谓自
然而辉煌。那时，科举考试的参与者
如果毛笔字丑陋，必然名落孙山。反
之，如果字迹美妙，得到考官的赞叹，
即使文章无甚见地，也将登榜有望。
举目环顾，无论是居室厅堂、还是楼
堂馆所；无论是交际往来，还是闭门
苦读；无论是契帐，还是药方，都与毛
笔字构成一种和谐顺随的关系，构成
一种举世绝无仅有的毛笔文化。

自从西方传来的钢笔、水笔出现以
后，这种毛笔文化便渐渐地消逝了。但
是，毛笔书法却顽强地生存着，并且堂
而皇之地进入了艺术殿堂。毛泽东生
前的秘书田家英酷爱书法，他奉古人

“画是八重天，字是九重天”的说法为金
科玉律，绝对是中国书法的忠实粉丝。
1996年，国家技术监督总局发布文件，
把原来隶属于美术的书法从三级学科
提升为与美术并列的二级学科，在书法
之下，又列了书法史、书法理论等多个
三级学科，此举无疑是明智的，它不但
明确了书法艺术的法定地位，还满足了
国人的精神盼望，甚至在外交上，它还
宣告了大国、强国的艺术品位。这一
切，既可看作中国传统文化之强劲，也
可看作社会发展、社会氛围的需求。崇
明书协，应该说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
而生。

书法，是随着文明的演进而来，

这个文明的标志，便是汉字的出现。
中国文字的萌芽，据考古学家说，是
在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而有结构体系，且大多可辨识者则自
甲骨文始，此后便孳乳演蜕到西周、
春秋战国而成为大篆（金文、籀文）其
间约七百余年，逐渐脱离了甲骨雏
形。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后，废弃了原
六国文字，改为小篆通行全国，而上
承大篆，下开小篆之先河的秦刻石鼓
文也成为历代公认的书法名作。秦
汉之际又创隶书，蚕头雁尾，方扁短
长，不但简化易写，更见凝重典雅。
两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唯美
主义时代，也是一个艺术觉醒时代，
此时，出现了迄今仍在使用的楷法，
又有章草或名草隶流行，开中国文字
书写流丽活泼之风，而汉字书法艺术
也在此时奠定。从王羲之的短扎如

《十七帖》等来看，书法的实用价值和
艺术价值同时凸现，从此经久不衰，
以致唐宗宋祖视名家书迹为珍宝，以
后历代帝王为之顶礼膜拜，至乾隆置

《三希堂》，便可窥其一斑。
由于汉字以点线为基础，有象形

表意的特点，汉字书法便充分发挥了
线条曲直宛转、点画随势搭配的手段，

运用疾滞、圆锐、偃仰、枯湿、厚重、稚
拙、瘦硬、丰润、劲健、秀媚、疏密、浓淡
等笔法技巧，表现出“若坐若行，若飞
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
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
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等等“纵横
有可象者”（蔡邕《九势》）展示出多种多
样的个性、心理和文化意图。

汉字是中国人的独特创造，它字
体繁多，形同美术，有藁书、楷书、悬
针书、垂露书、飞白书、填书、鸟书、虎
爪书、偃波书、鹤头书、象形篆、尚方
大篆、风鸟书、科斗书、龙虎书、仙人
书、芝英书、十二时书、倒薤书、金错
书、蚊脚书，凡数十种。它源于物象，
又超乎物象，因而趣味无穷，引得历
代古人都把它当艺术品来看待。虽
然一个汉字可以用不同的书体、不同
的风格来表现，但万变不离其宗，它
必须还是原来这个汉字。这样，汉字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就形成了一种规
范，这种规范就是书法之所以称之为

“法”，而不称为“道”的来由，而汉字
的书法的无穷变化和每个汉字的个
中趣味则给人们带来连绵的审美愉
悦和审美想象。

汉字书法艺术纯情高雅、超凡脱

俗的独特个性，空灵、喻象、华美的魅
力，引得历代文人乃至政治家如醉如
痴，津津乐道，因而有关它的艺术理
论和传说历代积累丰厚，超过画论，
超过诗论，令人目不暇接。例如唐太
宗派梁元帝之孙、监察御史萧翼从辩
才和尚手里骗得王羲之《兰亭序》的
故事，又如张伯驹倾尽财力购得西晋
陆机《平复帖》的故事，都是书法爱好
者们茶余饭后不尽的话题。而梁武
帝的《观钟繇书法十二意》，康有为的

《广艺舟双揖》等，更是书法家们案头
必备的典籍。

也正是这些话题和理论总结出不
同时代、不同书家、不同书体的不同美
学风格和艺术趣味。如“晋人尽理、唐
人尽法、宋人多新意”，又说：“晋尚韵、
唐尚法、宋尚意、明尚态”。或说：“晋书
神韵潇洒，而流弊则轻散；唐贤矫之以
法，整齐严谨，而流弊则拘苦；宋人思脱
唐习，造意运笔，纵横有余，而韵不及
晋，法不逮唐；元明厌宋之放佚，尚慕晋
轨，然时代既降，风骨少弱”。

这些见解，虽说是见仁见智，但
不约而同地说明了书法艺术在民族
文化中的崇高地位。

如今，毛笔文化的时代已逝去
了，但历代的优秀书法作品还在，世
界上独一无二的、完备的书法理论还
在。崇明书协的成立，将使这些文化
遗产光景常新，生态岛的文化软实力
将不断增强，生活在这个岛上的人们
将得到更多的精神慰藉。

讲到绿华镇的发展历史，不能不
提及、甚至不能忘记当代一位名叫戴
希和（1923—1988）的文化名人。他是
江苏泰兴县黄桥镇人，早年参加革命
工作，建国后到崇明工作，历任崇明中
学党支部书记、崇明师范学校校长、崇
明县红专学院校长、新民中学党支部
书记、民本中学党支部副书记、崇明中
学校长、县教育局副局长、县编史修志
办公室主任、崇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等职。他生前喜爱吟咏，曾编写历
史剧《唐一岑》，创作剧本《貊貔庙的来
历》，主持修纂《崇明县志》（1989 年
版），遗著另有《戴希和诗稿》。

翻开由崇明县政协文史工作委员
会在1989年6月编印的《戴希和诗稿》
一书，可以见到戴希和同志在上世纪
80年代初先后创作的《和咸老——新
建副业场即景》（咸老指咸文和县长）、

《明潭垂钓图》、《崇明围垦行》等优美
诗篇。

1971年11月，中共崇明县委扩大
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围垦崇明岛最西端
的老鼠沙工程的实施规划，正式定名
该地为“新建副业场”，并成立崇明县
革命委员会新建副业场围垦办公室。
同年12月，围垦办公室组织全县17个
人民公社2万8千余民工正式动工围
垦，至翌年，共获得近5万亩地。戴希
和同志于 1980 年 9 月 6 日即兴赋诗

《和咸老——新建副业场即景》：
园林稻菽千顷碧，高闸峰立御大江。
白翎万点天鹅湖，青草甘水养鱼塘。
昔日大轮北航处，谁料今成鱼米乡。
人心思治民思富，五业兴旺众所望。
今天绿华镇境域内的明珠湖，面

积达2000 余亩，南北长3000 米，东西

宽 400 米，水深 4—8 米，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大名叫做“明潭”。明潭者，顾
名思义，其水域相当宽阔，其水质十分
清澈。当年《解放日报》曾有《崇明“西
子湖”》的通讯报道，将这里的自然美
景比喻为崇明岛上的“西湖”。“明潭垂
钓”还作为“崇明新胜”之一列入1989
年版《崇明县志》以及《崇明岛指南》
等。1982年春，戴希和同志游览时曾
赋诗《明潭垂钓图》：

照人明潭玉晶碧，绿树荫下长线竭。
静观金鲤吞香饵，不思独钓寒江雪。
新编《绿华镇志》记载，1980年11

月，“崇明县新建副业场”易名“崇明县
绿华农工商联合公司”，在建制变化
时，由时任崇明中学校长戴希和提议
命名为“绿华”，并报请县委、县革委批
准。至1984年2月、1995年2月，崇明
县乡镇建制变化时又分别改名为“绿
华乡”、“绿华镇”。“绿华镇”另作为集
镇，早在1981年1月由绿华农工商联
合公司党委曾付伦命名新建副业场场
部所在地。“绿华”之名，由戴希和同志
取自古代至近代曾属崇明县管辖的东
绿华山、西绿华山的山名，二山虽早在
上世纪40年代改属浙江省嵊泗县，但
戴希和同志将其美名再度移植到崇
明，使之在崇明当代得以延续。而“老
鼠沙”、“阴沙“、“拦门沙”（又名“托卵
子沙”）等位于崇明岛最西端的那些自
然地名，甚至不登大雅之堂的俗名，从
此逐渐被人们所淡忘。

戴希和同志虽是客籍，虽是已故
多年的一位离休老干部，但他对崇明
岛、对崇明人民饱含的血浓于水的深
情，以及他笔下对绿华富有书画意境
的诗篇，着实令人难以忘却……

“坏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电风扇旧
书旧报纸塑料瓶卖伐？”熟悉的流动
的声音又在小区里唱了起来。

休息天的空气是凝缓的，如若不
是此起彼伏的声音把宁静气氛打破，
阳光的色斑像小蜜蜂的金色翅膀扑
在墙上，简直感觉不到时光如沙漏一
样的流淌。

这一声声没有标点只有起伏的
呼唤从早晨 7、8 点开始，到下午 4 点
左右落幕，上午尤为密集些，大有你
方唱罢我登场的气势。一个缓腔缓
调不太成熟的女声刚刚降落、远去，
又一个带着岁月厚实的声音由远及
近地来了，它性急地在小区纵横交错
地兜了一圈以后，决然而去，没有留
恋，仿佛远方更有无限希冀和期望。

声音多是女子的。大概是女子
的声音悠扬富有音韵的缘故。今天
这个有点特别，它稚嫩、甜美，飘扬在
楼层之上，像秋风中一条艳丽的丝
巾，像轻快的鸟儿飞过，又仿佛是三
月的杨柳，青青的、湿润的、留恋的。
是的，是有点“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的感觉。

喜欢这样的声音。它没有矫揉
造作，没有刻意迎逢的谄媚，清浅而
舒缓，像一条带着乡音的河。那样的
声音是一个生长在湖泊边的女子，夏
天了，划一条两头翘起的小船，在满
是莲花的水上漂移，口中哼唱的是绿
水般悠扬的《采莲曲》。这样的美或
许不在于一人一事一物，它在于韵，
在于触动了空气中的一粒微尘，跟自
己的心跳一个频率，于是喜欢了，就
像看见桃花的灼灼之状。

不愿意辜负它。想要把家里的
零零碎碎都掏出来，只为看一看她是
怎样的？拥有声音一样的美吗？

于是从阳台上探出头去，“喂
——”声音带着三轮车正好从下面驶
过。有着宽宽帽沿的遮阳帽左右张

望着；“这里。”遮阳帽抬起了帽沿；扬
一扬手，她看见了，按了喇叭，小三轮
车上五颜六色的塑料瓶兴奋地晃动
着，拐个弯，驶过来。

我把旧报纸、杂志、空瓶子堆放
在门口，打开门，等待她的身影出现。

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遮阳帽
先浮出了楼梯口。“今天休息吧。”她
跟我招呼。这声音不是她的。我断
定。她的表情是生动的，说话时带着
自愿自足的微笑，不像是被生活太过
折磨。她瓜子脸，眉眼清秀，在阳光
底下走得久了，脸有点黑，因为汗水
的滋润而闪动着光泽。

她蹲下来，手脚麻利地整理着报
刊，把它们码整齐，用一根绳子四四
方方地捆扎，又把寸钩挽在绳结处，
立起来，秤杆子还来不及晃悠，就已
经被她紧紧地用秤砣牵住。

“不多呀，7斤。”
“噢。”
“还有吗？”
“没有了。”

“你喇叭里的声音很好听。”我想
打听这声音的出处。

“哦，那是我的小女儿。她喜欢
唱歌，声音好，我就叫她录了。”

她一边把塑料瓶放进旧麻袋里，
一边跟我交流，看见我拿出一把扫帚
来，就主动揽过去，帮我把门口扫干
净。“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初中毕业
后，不愿意读了。算了，不读就不读
了。现在跟在我和她爸爸身边，帮我
们干点活。”“小女儿勤奋，说以后要
考大学。老家那边的功课跟这里不
一样，只能在老家读。我要想她，让
她录了音，每天一边收废品，一边让
她的声音在我的耳边热闹着。”“除了
老家的人，还没有谁说过我女儿的声
音好听呢。”她朝我似乎是感激地笑
了一下。

或许为了生活，已经习惯了这种
分离的痛，她平静地说着，就像眼前
的旧报纸，有着质地，没有浮华。

她把旧麻袋背在身上，走下楼
去。不多一会儿，杨柳依依的声音又
在空气中飘了起来。


